
圣诞前夕，服装厂忙至白热化程
度，为鼓舞士气，晨会由每周三次改为
一日一次。

这天，时钟指针才指向七点三十，各
路人物已齐集大厅、列好方阵。大厅设
在生产大楼一楼，左侧大小会议室，右侧
各部门办公室，包括总经理室。

左等右等，主持会议的江经理仿佛
人间蒸发。江经理名江字燕，原一车间
主任，工作能力一般，却是能歌善舞。加
之肤色白皙、体态丰腴、笑容妩媚，女人
味十足。

应该在呀，昨晚她值班。眼看八点，
大家忍不住七嘴八舌，散吧，不如去车间
帮忙干活，晚上还要出货。一阵骚动，方
阵才散了。

“等等，江经理临时有事，我简单说
几句。”眼镜疾步而来。身为总经理，眼
镜身体力行，二十四小时驻守工厂。前
几天，夫人来访，眼镜乐呵呵的，亲自去
厂门口迎接。没带去一楼，直接上了二
楼车间，来得及时，正缺人手呢！

作为服装厂心脏的一楼，看起来各
室为营，实质暗门相连。是墙，就没有不
透风的，上次大扫除，清洁工意外发现总
经理办公桌后面的墙体异常。服装厂大
小办公室数十个，就数眼镜办公室简陋，
四壁空荡，只有两帧装裱过的草书——

“烦恼本无根”“一笑自然无”。清洁工见
四下无人，一时兴起，伸头缩脑探究竟，
怎料眼镜临时打转。要不看在自家弟妹
的份上，眼镜会立马通知财务结账走
人。为防此类事件再次发生，眼镜当即
决定特制个装饰柜，这不是笑一笑的问
题，越笑麻烦越大。

“鼓足干劲，力争高产，多快好省出
货，迎接新年！”眼镜觉得该说的都说了。

三车间主任范晓丽挺挺胸脯，做了
个深呼吸。

去年，前任生产部经理病退，按正常套
路，该范晓丽接替，范晓丽年年标兵、年年
模范，她自己也做好了接受聘书的准备。

眼镜转身去楼上。除了年头誓师、
年尾总结，一般来说他不主持会议。刚
上任那会儿，都是提前打稿，改了再念，
念了又改，回头想想觉得可笑，怕啥怕？
白的能说成黑的、飞的能说成爬的，只要
不拖欠、不克扣工资，没人讲究他履历表
上的学历，更没人吃饱撑地去调查他的
前世今生。

眼镜老家地处偏僻，兄弟姐妹一桌
子，别说接受良好教育，温饱都成问题。
亲戚看在他机灵份上，帮他在马戏团找
了个差事。“那时真快乐啊！”睡不着觉的
夜里，眼镜一次又一次回忆，回忆一次、

感叹一次。
20世纪90年代，眼镜像大多数年轻

人一样，奔赴沿海。仗着马戏团练就的几
路拳脚，被外企警卫队录用，负责门岗，该
企业待遇优渥、管理苛刻、手段强硬。

熬过半年试用期，终于等来正式签约
的日子。那天，眼镜过节样的换上崭新的
工作服，神清气爽，提前到岗。正值上班高
峰，进出车辆一刻不得消停。忽然，一男子
像地下冒出来似的，趁伸缩门开合之机，旋
风样卷入。“站住！”眼镜大吼一声，抄起警
棍撒腿就追。其他警卫见势不妙，也是奋
起直追。男子左冲右突，着魔般地直扑董
事长办公室。未等董事长回神，眼前刀光
一闪，说时迟、那时快，眼镜箭一般扑过去。

范晓丽紧走几步，绕到准备上楼的眼
镜跟前，似笑非笑，表情怪异。自江燕出任
生产部经理，范晓丽仿佛换了个人。

眼镜脸不改色，他晓得刚才敲门的人
是范晓丽，更晓得范晓丽并不清楚总经理
办公室另有密室。

“江经理，值班辛苦呀，一不小心就会
睡过头的。”三车间门口，范晓丽迎头撞上
江燕。江燕一时语塞，眼神飘忽。这对曾
经无话不说的姐妹，正渐行渐远。三朝元
老都晓得，当年，她们可是勾肩搭背一块从
乡下上来的呀！

回头说眼镜。当年，多亏他奋力一扑，
董事长安然无事，眼镜自己也命大，只伤眉
骨未及神经。董事长呈上昂贵眼镜的同
时，推心置腹、促膝长谈。

眼镜一再推托：“无学无术，承担不了
服装厂总经理之职。只想有个饭碗，找个
老婆成个家。”董事长表示：“放一百个心，
会安排时间让你系统学习、培训，鸡毛一
旦飞上天，女人排队等你挑，不过，小心
哟，女人是祸水！”董事长事业庞大，涉及
多个领域，在他眼里，服装是最廉价的游
戏。虽然破了相，眼镜却不恨那男子，只
是为之可惜，不就被开除了，犯得着行凶
报复？就算女朋友为此吹灯，天涯何处无
芳草呀！

最高兴的莫过于眼镜老家的兄弟姐
妹，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呐！

缘分来了，挡也挡不住。鸡毛尚在原
地打旋，遇到了现在的夫人，练车，拜的同
一个师傅。夫人本地人，家底实，抢着掏钱
请师傅吃饭。眼镜觉得到了而立之年，夫
人觉得过了三十就算剩女，加上会看相的
师傅称夫人有旺夫相。

旺夫不旺夫不晓得，有房有车、有野生
鱼虾，当然，还有失眠。心理医生主张有事
没事乐一乐。眼镜认为关键得稳定人力资
源，员工别像走马灯。看来，还得多挖几个
秦头样的小子过来！

我寻访了坐落于惠山脚下的惠
山古镇，那里风景极是秀美。苏轼
诗言：“踏遍江南南岸山，逢山未免
更留连。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
间第二泉。”当年阿炳就是在这惠山
脚下，坐在二泉边上，与月对影三
人，谱下传世名曲《二泉映月》。

进门看到的第一景，竟是一个
全身涂着铜色颜料的人（也可能就
是露出来的头脸和手臂），戴一副小
圆黑墨镜，穿长褂，手里操着二胡，
跟着音韵身体有节奏地律动着，优
美如水的音乐从他琴弦上流淌而
出。他面前有一张个人介绍，上面
写他正以这样一种行为艺术的形式
来缅怀阿炳先生，旁边一个塑料小
箱子上贴着一对二维码和歌单。

游人如织，他旁边始终有一大
批人在围观，偶尔有人投进去一点
小钱，点一首歌。我们看不出他那
对黑色镜片背后的眼睛是什么样，
只能听到他哀婉的乐声、看到他微
抿的嘴角，眼前似乎真的有那个身
世凄凉的身影……我并不喜欢这
种行径——在古镇里模仿故去的
名人赚钱，但不得不说他的二胡拉
得真好。

在不断的犹豫、矛盾、朋友的
催促声中，我还是给他扫了五块钱
过去。

惠山古镇里还藏着一个禅宗道
场惠山寺，是江南名胜古刹之一。
历史上香火旺盛、高僧众多，盛极一
时。惠山因佛而繁荣，古往今来，多
少骚人墨客以至帝王将相，在经过
京杭大运河时，都要在惠山寺逗
留。康熙下江南时，至惠山寺，在漪
澜堂品泉，以后又六次来访。

乾隆也是七次到惠山，在秦园
和竹炉山房驻跸，写了不少诗词，
题了不少匾联。乾隆认为惠山“幽
雅闲静”，特为惠山寺题一匾“法乳
流慈”，且留下一联，“九龙云连吉
光开佛相，二泉玉泻禅味得真如”，

至今犹存。
穿过惠山古镇里面层层的小吃

和茶楼，循着香火气走到惠山寺，山
门里不乏善男信女，但更多的是游
人和观光客。

我在隐约唱经声里，沿几座大
殿转了许久，看见百年的老银杏在
簌簌地落叶，地上的青砖缝里都是
深橘色发烂的果实，巨大的漆金佛
像垂眸含笑，手拈兰花，端坐在神龛
之中。很多间佛殿都在翻修，无法
进入，但这热闹市集一隅，却蕴藏着
与世隔绝的静谧与安宁。

无锡还有个南禅寺，不知为什
么也想去看看。然而等我赶到时，
寺门已经关闭，只能闻见隔墙浓重
的香烟气息。寺旁有一个全家便
利店，我走进去热了热中午打包的
蟹粉豆腐，就着店里的饭团一点点
吃完。

店家边照看生意，边教小孩写
作业，那女孩坐在我旁边，被反义疑
问句搞得晕头转向，她的妈妈尽管
很有耐心，但一次次重复讲解，语气
里也越来越充满暴躁和火气。这种
情形倒是和我们那里一样，遇到学
习的事，就是住在寺庙旁边，也不能
幸免、无法淡定。

外面车水马龙，城市在落日余
晖和夜幕之间慢慢转换。朋友已经
回家了，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我想
到自己没有一个绝对的住所、没有
一处可停泊的港湾，一点异样的孤
独感侵袭上心头，而我寻访的阿炳、
曾与我先后同游此地的苏轼与康
乾，也都是烟消云散了的人。那样
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夹杂着
思乡和些许漂泊之感，难以用言语
形容。

忽然有一点能明白古代诗人和
游子写诗时的那种心情了。这是读
多少书、看多少诗歌也都难以真切
明白的，唯有自己也深入进去，身受
才能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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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短
小说

惠山古镇
□汪骁远

眼镜
□黄红卫

紫琅
诗会

那拉提草原
□刘白

那绿油油的青草
不是用来喂羊的
而是用来诱惑眼睛的

那黏稠的酥油茶
不是用来解渴的
而是用来滋润歌喉的

那火烈烈的酒
不是用来放倒醉汉的
而是用来旋转舞步的

那广袤的大草原
不是用来追逐你我的
而是用来安放灵魂的

赶春
□徐玉娟

我的母亲，把五只鸭子赶向
河流

把十只芦花鸡放回竹林
把一只黑山羊牵到楝树下
我的母亲，刚刚从一场疾病

里脱身
就忙着去侍弄那些绿油油的

麦苗

和水汪汪的蚕豆苗
相比于我这个女儿
那些绿色的小生命
似乎更懂母亲的心
风一吹，它们齐刷刷地
向母亲围拢过来
比年幼时的我
乖巧十倍


